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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协会信息 
（一）作协新书已寄赠情况                
（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罗照辉大使的信函及协会的回函
（三）赵勇侠荣获2014年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二等奖
（4） 苏凤参加2014年上海书展并为藏族学校捐款
二、文摘选登
（1） 小小说写作系列讲座第24讲 结尾：顺其自然       文/侯德云
（2） 凝固的微笑                                     文/苏叔阳
   （三）写作的乐趣                              文/温斯顿·丘吉尔
截至目前作协新书《太阳雪》《皮娜的小木屋》《一根线的早晨》已经寄赠给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国立台湾大学、香港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以及部分有关学者。协会还将陆续寄赠一些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图书馆。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罗照辉大使的信函及魁华作协主席代表作协的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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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罗大使先生：
昨天（8月17日）才从朋友那里拿到您的来信。因为我搬家的缘故，没有及时收到信件。我从内心里很感激，也感到十分歉意。
在海外生活近三十年了，和大使馆的朋友有过很多联系。说实话，像您这样刚刚接手工作，正处繁忙的大使，能为我们赠送的几本文学书籍亲笔回信，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惊喜的。我对协会的朋友们说了，大家很感动，很开心。我们的新大使，为人亲和，有“贫民化”的精神！
感谢大使馆的支持。在海外生活时间长了，祖国对我们来说，变成了一种“亲爱”的感觉，是母亲，是精神上莫大的寄托。你们就代表了中国，故乡和我们的心里话想要述说的地方。
很多年来，我和我的朋友们一直坚守着华文文学这块小小的阵地，只想让加拿大这个多元化的国家，华人的文化和历史，特别是移民的文学，留下它的足迹。这是极小的一件事情，但我们是先行者，我们有责任去做，把它做好。从2012年开始，经过十几年文学创作的历程，我们终于开始在加拿大，在我们的新国家里出版自己的华文著作，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出版了五本书，弘扬了中华文化和语言，受到本地出版和图书界的赞赏。这对我们来说，是梦想，是梦想成真的“创举”。
我们的新书发行式，得到了蒙特利尔领事馆的支持。徐政先生发言中说，使馆的朋友们将尽全力支持华人和社团，为增进中加文化所做的工作。您亲笔的来信，更使我们感到感欢欣鼓舞。
尊敬的大使先生，我谨代表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向您，向大使馆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我们还将努力，以更大的成就向我们的新国家加拿大，向我们的祖国母亲中国汇报，希望得到你们的继续支持。
致以崇高的敬意
主席：郑南川
加拿大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
2014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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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侠荣获2014年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二等奖在由中华散文网、《诗潮》杂志社、北京华夏博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办，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协办的2014年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中，魁华作协会员赵勇侠（笔名：婉冰）的《圣诞琴声》荣获二等奖。此次文化活动自开赛以来得到《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教育报》《文学报》《作家文摘》《散文选刊》等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协会对婉冰表示热烈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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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凤本月在上海书展举行其自传《自由的灵魂》签售活动。以“我爱读书，我爱生活”为主题的2014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于8月13日至19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本届书展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承办，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协办。该书展有500余家出版单位参加，15万余种图书，600余场阅读活动，近1000位中外作家、学者、嘉宾参与。魁华作协会员苏凤特地从加拿大来到会场，携其自传《自由的灵魂》一书举行了签售活动，该书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苏凤用珍贵的历史照片以及文字向读者们展示其从越南出生到台湾求学至巴黎学艺被联合国招募到纽约瑞士最终定居加拿大的波澜人生。苏凤还向上海的一所藏族学校捐献了善款。协会向苏凤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敬意。
第24讲 结尾：顺其自然
文/侯德云

     关于小小说的结尾，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最引人注目的，恐怕就是围绕“欧·亨利式结尾”的种种争论了。有人把欧·亨利先生的结尾模式奉为金科玉律，认为这是小小说的艺术归属。对此，我是持反对意见的。鲍鱼的营养成分很高，可我们不能把鲍鱼当饭吃，你说是不是？
　　在《欧·亨利的局限》一文中，我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欧·亨利太执著于精巧了。他对生活中的偶然事件投入了极大的创作热情，并力争把每一篇作品都续上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正是由于对偶然性的刻意追求，使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失去了更为广泛的存在理由作支撑。稍有理性的人都知道，生活中的平淡比巧合要多得多，普遍得多。这算得上是一个常识。这个常识却令人遗憾地被欧·亨利忽略了。他走向了一个极端。这种走向造就了他的精巧，同时也宣告了他的局限，精巧的局限。”
　　与欧·亨利相似，有少数作家认为作品的结尾高于一切，以至于整个作品的构思都是围绕结尾而展开的，就像恋爱中的男女，一门心思盼着进洞房，却忽视了恋爱的过程和心灵的交流，这是不对的。
　　还有些作家根本不把结尾当回事，如马尔克斯和海明威。海明威把小说结尾看成是“死去了的雄狮”，作为佐证，他的小小说《等待的一天》、《桥边的老人》、《雨里的猫》等作品的结尾都平淡无奇。对这样的观点，我也是不赞成的。
　　在我看来，小小说的结尾应该是千变万化的，同时也应该是顺其自然的，更是耐人寻味的。不要露出雕琢的痕迹，浑然天成才是真正的理想境界。对某一篇具体作品而言，什么样的结尾是最可取的，那要看这个结尾是否能增强这篇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能够增强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其中似乎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讲。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苏叔阳的小小说《凝固的微笑》。作品中，那个没有名字的“他”，是一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已经病魔缠身，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可是为了一个生命垂危的小女孩，他还是强打精神来到她的病床前。他的到来，让小女孩的生命在最后的时刻焕发出了耀眼的光辉。小女孩面带笑容离开了人世，“两串滚烫的泪从他眼角流下。他眼上凝固着依旧迷人的笑……”这样的结尾韵味悠长。我觉得这篇作品之所以能够震撼人心，就在于作者使用了情感递进的手法，在结尾处，把一种无私的大爱推向了高潮。
　　单纯从技巧的角度来说，这篇小小说完全可以使用欧·亨利式结尾。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做出这样的改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就会降低很多。
　　小小说的结尾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无法规划它的街道，正如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我也曾试图比较礼貌地给予回答，但实际上，关于写作，我无言以对。此乃神奇之功，对此我一无所知。”
　　我要告诉大家，这篇谈论小小说结尾的随笔，同时也是“小小说课堂”的结尾。在结尾处，我很想重复一句杜拉斯说过的话，关于小小说写作，“此乃神奇之功，对此我一无所知”。
   
凝固的微笑
文/苏叔阳

　　一早他就从床上爬起来，蹒跚着走进浴室，细细地洗了眼，修了面，又涂了发乳，把那已经稀疏的头发，梳得规规矩矩。他脱下病号服，穿上一件洁白的衬衣。挺括的领子、袖口，透出一股高贵气。他系上一条暗格子的蓝领带，穿上那套极合身的灰西装，又对着镜子拔去鬓角的一根白发。镜子里映出一位蛮有风度的半大老头儿。
　　他轻轻叹口气，或许感喟自己韶华已过，或许对经过整饬的自己还算满意。不管怎么说，这身行头让他比病鬼强得多。
　　护士来了，脸上显得格外庄严。她看看他，满意地点点头，挽起他的胳膊，把他扶到轮椅上。
　　轮椅在病房寂静的走廊里无声地滚动。他们都不说话，都在想心事，都在琢磨该怎么开始马上就要到来的会面。
　　轮椅从电梯里降到一楼，又沿着走道滑到一间小小的病房门口停住。
　　他猛地站起来，推开护士的手，竭力让颤抖的双腿站稳。停了一会儿，深呼吸一下，接着像一个健康人一样挺着胸，迈开腿，推门走进去，把一脸讨人喜欢的带点儿狡黠的笑扔向病床。
　　病床上躺着一个头发快要脱光的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她的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手背上插着输液针头，闭着眼静静地待着。
　　她的母亲悲戚地坐在床边望着她。
　　女孩的母亲看见他，急忙站起来，轻轻地惊叫一声：“您?是您……”又忙回身对女儿轻声说：“丹丹，丹丹，看，谁来了？”
　　小女孩睁开眼睛，有点儿散神的目光，忽地聚拢起来，脸上陡地浮上惊喜，喃喃着：“真……真的是您?”说着，吃力地抬起那只没有插针头的手。
　　他努力向前迈一步，笑着坐在她的床边，抓住那只惨白瘦削的手，那手抖动着向上伸。“让……让我摸摸您的脸。”小姑娘喃喃着。
　　他弯下腰，把脸贴在小姑娘的手上，尽力地笑着。
　　“我……我看……看过您演的所有的电影。”小姑娘说。
　　“那比我还好。我自己都没全看过。”他笑着说，那笑挺迷人。
　　“您，能抱抱我吗?”小姑娘说。
　　他弯着腰像抱起一个婴儿一样，双手轻轻揽住小女孩儿的腰背，小女孩紧紧揽住他的脖子，在他耳边轻声说：“我病好了，给……给您唱歌，大家都爱听我唱。”
　　“嗯嗯。”他笑着，“你一定唱得极好。”
　　“噢！”小女孩发出一声快乐的轻呼，说：“我……今天……真幸福……”她笑了，那笑容灿烂极了。
　　十五分钟后，小女孩身上所有的管子都被拔下，一块洁白的被单罩住她，连头带脚。只有那只惨白的小手，还抓在他手里，贴在他脸上。
　　两串滚烫的泪从他眼角流下。他眼上凝固着依旧迷人的笑……

写作的乐趣
文/【英】温斯顿·李安纳德·史宾塞·丘吉尔
作者简介:温斯顿·丘吉尔，政治家、画家、演说家、作家以及记者，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曾于1940－1945年及1951－1955年期间两度任英国首相，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带领英国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据传为历史上掌握英语单词词汇量最多的人之一(十二万多)。被美国杂志《展示》列为近百年来世界最有说服力的八大演说家之一。2002年，BBC举行了一个名为“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的调查，结果丘吉尔获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
在我看来，世上幸运的人——唯一真正幸运的人是那些以工作为乐的人。这类人并不多，起码不如人们常说的那么多；并且，作家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从幸运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至少享受着生活中真正的和谐之乐。我觉得以工作为乐，是人们值得为之奋斗的一种崇高荣誉：别人会羡慕这些幸福的人，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在快乐的激情里找到了生活的方式，对他们而言，工作一小时，也就是享受一小时，休息——甭管多么有必要——都是让人厌烦的插曲，甚至连休假也差不多是一种损失。一个人写得好坏与否，写得或多或少，如果他喜爱写作的话，就会享受其中谋篇布局的乐趣。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伏案写作，不受任何人打扰地坐上四个小时，加上有足够的上好白纸，还有一支“挤压式”妙笔——这才是真正的幸福。能有一份愉快的职业让人全身心地投入——此愿足矣！管它外面发生什么事！下院尽管做想干的一切，上院也可随便。异教徒或许在世界各个角落怒火汹汹。美国市场大可一泻千里，证券下跌；女权运动兴起——所有这些都别管，无论怎样，我们有四个小时可以逃脱这无趣病态、专制混乱的尘世，用想象的钥匙开启藏有大千世界所有宝物的橱柜。
如果说作家没有自由，那么又有几个人是自由的？倘若他没有安全感，又有几人是安全的？作家的工具再普通不过了，极为廉价，几乎没有什么商业价值。他不需要庞大的原材料，不需要精密仪器，不需要别人鞍前马后地服务。他的职业只靠自己，不靠任何人；只操心自己，任何事都无所谓。他就是一国之君，自给自立。没有人能没收他的资产，没有人能剥夺他从业的资本；没有人能强迫他把自己的才华施展在他不情愿的地方；没有人能阻止他按自己的选择发挥天赋。他的笔就是人类和各个民族的救世主。任何束缚都无法禁锢，任何贫困都阻挡不了，任何关税也无法限制，他任凭思想自由驰骋，甚至“泰晤士图书俱乐部”也只能对他的收获有节制地施加打击。只要尽力而为了，不管作品的结果是好是坏，他都会觉得很开心。我总相信在风云变幻、令人头疼的政治生涯中，有一条通向宁静富饶之地的退路，那是任何无赖都到达不了的地方，我永远不会感到失败的沮丧，也永远不会空虚无聊，哪怕没有权势。的确，在那时，我虔诚地感谢自己生来就爱好写作；在那时，我无比感激每个时代、每片疆土上的所有勇士，是他们做出的斗争确立了现在写作无可争议的自由。
英语是一种多么高尚的语言！我们每写下一页，都沉浸在母语的柔韧灵活、博大精深为我们带来的不容置疑的喜悦中。如果一位英国作家，不能用练达的英语说出他必须说的话，那么那句话或许不值得说。倘若没有深入研究英语，那是何等的憾事！我不是要攻击古典教育。凡是自信对文学有点鉴赏力的人，都不可能漠视希腊文、罗马文。但我得承认，我深深地忧虑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我难以相信这个制度是好的，甚至是合理的，因为它把只有少数特权人物和天才才能欣赏的东西，展示在不情愿接受又大惑不解的大众面前。对大多数公学的学生来说，古典教育始终都是些冗长无用和没有什么意义的陈词滥调。如果有人告诉我，古典课程是学习英语的最好准备，那我就回答说，迄今为止，大多数学生完成学业，然而这个准备阶段仍然未完成，也没有收获任何预期的优势。
那些无缘成为大学生者而又对古代作家有所了解的人，难道可以说他们已经掌握英语了吗？那些从大学和公学毕业的年轻人，有几人能把一段拉丁诗文娴熟地写下来，足以让坟墓中的古罗马人为之动情！而能够写出几行妙语连珠的人就更少了，更不用说用英语简洁练达地写出几个精彩的段落！不过，我倒是非常羡慕古希腊人——当然我得听别人讲述他们的情形——我很乐意见到我们的教育家至少能在一个方面效仿古希腊人。古希腊人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使之成为人类迄今所知最高雅、最简练的表达方式呢？他们是否用了毕生的时间学习在此之前的语言？他们是否不知疲倦地潜心研究某个已不复存在的世界里的原始方言了？根本没有！他们只学习希腊语。他们学习自己的语言。他们热爱它，珍惜它，修饰它，拓展它，因此，它才能得以延续，其楷模和乐趣供所有后人享用。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既然英语已经为自己在现代世界里赢得了这般举世无双的地位，我们至少能从古希腊人那里吸取些训导，在多年的教育中稍微操点心，抽空去学习一种也许在人类未来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的语言。
让我们记住了，作家永远可以发挥最大的努力。他找不出任何托辞不这样做。板球明星也许会发挥失常；将军在决战之日也许会牙疼，也许他的部队很糟糕；舰队司令也可能会晕船——作为晕船者我满意地想到了那意外。卡鲁索可能会得黏膜炎，哈肯施米特也会得流感。
对于一位演说家来说，仅仅是想得好和想得正确是不够的，他还得脑筋转得快。速度至关重要，随机应变越来越成为优秀演说家的标志。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行动者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全心全意地付出，而无法掌控的各种事态也许决定着这一时刻。作家的情况就不需要这样。
他可以等到一切准备就绪时再出场。他永远可以把他的最大潜能发挥出来。他并不依赖于自己在某一天的最佳时刻。他可以把二十天的最佳时刻攒起来。他没有理由不尽最大的努力。
等待他的机会多，赋予他的责任也很重大。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忘了是谁说的——“言语是唯一恒久的东西”。我以为这永远是绝妙的思想。人类用石块垒起的如此坚固的大厦，是人类力量最伟大的结晶，也可能会夷为平地，而那一闪而过的言辞，那思绪飞扬时即逝的表达却延续了下来，但它不是历史的回音，不是纯粹的建筑奇迹或令人肃然起敬的遗迹，但它的力量依旧强大，生命依旧鲜活，有时候远比当初说出来的时候更加坚强有力，它穿越了三千年的时光隧道，为生活在现在的我们照亮了世界。
